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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持如何影响孵化服务与入孵企业创新的关系
———基于中国众创空间数据的研究∗

黄钟仪a,吴　 潇a,张廷玉b
 

(重庆工商大学
 

a.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b. 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67)

摘要: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跟情景和具体实施策略有关。 众创空间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和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大众创新”的新型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2015 年以来,区域

支持政策对众创空间的支持力度很大,众创平台也积极对入孵企业开展孵化服务,但区域支持政策和平

台孵化服务对入孵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却没有得到实证检验。 基于“政府—平台”协同的整合分析思

路,构建了政府支持政策、孵化服务与入孵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分析模型,并采用《中国火炬统计年鉴》
(2017—2023 年)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众创空间提供经济服务、网络服务、能力服务三种孵

化服务均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有积极正向影响,且网络服务孵化效果最佳;但政府支持负向调节经济服

务、网络服务与入孵企业创新产出间关系,政府支持对能力服务与入孵企业创新产出之间关系没有显著

影响。 结合进一步调研分析,认为导致负向调节的原因可能是政府支持政策的倾向效应和众创空间获取

优惠政策的攫取行为造成了政府支持的滥用或不适当分配。
关键词:区域支持政策;众创空间孵化服务;政府支持;入孵企业;创新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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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技术创新理论的奠基人约瑟夫·熊彼特指出:技术创新具有高投入和高风险性特征。 中小微企业在

资金和资源方面的劣势,往往不足以支撑技术创新的实现[1] 。 由于研发投资外部性的存在,研发投资的

社会回报往往大于私人回报[2] 。 政府的支持可以改善企业的研发劣势,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从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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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技术创新意愿和能力[3] 。 近 10 年来,新的创新形式不断涌现,用户创新、专一业余爱好者创新以

及开放式创新[4]等得到了较多的重视,更多以个体创客、小公司为创新主体的大众创新也涌现出来。 但

大众创新存在不可预知性和不稳定性,因而为创客和大众创新提供孵化服务对其度过初创期尤为重要。
国外的创客空间(maker

 

space)和中国的众创空间(crowd
 

innovation
 

space)为大众创新提供孵化服务就是

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并得到迅猛发展。 通过创客空间推动创新创业的发展特别是创客的创新,已经

成为一种现象级的事物,并被一些国外学者认为是下一场工业革命的先兆[5] 。
2015 年以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创新生态系统的深入推进,“鼓励众创空间等孵化组织大力

推动中小微新创企业的创新”成为各地政府财政支持的一项重要工作,全国每年对其财政补贴近 40 亿

元①。 全国众创空间积极为其提供创新创业所需的经济服务、网络服务和能力服务[6] ,政府支持—平台

孵化协同,推进了我国众创空间的爆发式成长[7] 。 截至 2023 年底,全国众创空间数量已超过 9
 

400 家,
众创空间向社会提供工位超 151 万个,创业导师 16 万余名,孵化服务的创业团队接近 22 万个,初创企业

接近 24 万个,入驻的初创企业每年获得投融资接近或者超过 400 亿元②。 这些举措暗含的假设和逻辑是

众创空间政策支持和平台孵化服务越多越好、越慷慨越好[8] ,但这种逻辑难免简单粗糙。
事实上,现有文献关于政府支持政策作用的研究尚未有一致结论。 一方面,有研究指出政府支持政

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和成本,并有助于增强研发投入,进而有效促进企业的创新产

出[9][10] 。 另一方面,不少研究指出政策支持并不总是促进企业创新[11][12] :在政府扶持众创平台和企业

创新过程中,受信息不对称[13] 、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补贴申请制度的变化等影响,政府官员与众创平台

之间容易出现补贴政策的寻租行为,这既扭曲了众创平台的投资行为[14] ,又降低了创新补贴政策的实施

效率。 既有文献关于平台孵化的研究也表明其效果跟实施情景和具体策略有关。 一些学者认为众创空

间的网络服务可发挥创业资源积聚功能,帮助初创企业应对资源短缺,推进密度高而中心度低的创客网

络的形成,促进新知识吸收、创造力的形成以及探索式创新,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上推进协同创新[15] ;知名

创业导师的参与会促进众创平台与各方之间的强联结,增强成员间信任,为创客创意的转化扫清障

碍[16] 。 还有学者讨论了金融支持和经济服务的重要作用[17] 。 同时,也有实证研究表明孵化服务的有效

性并不一定是由孵化服务的多寡决定的,孵化服务并不是越多越好[18] ,孵化行为不当,会导致孵化资源

的浪费、孵化效率的降低和孵化关系有效性的降低[19] 。 如 Amezcua 等(2013) [20] 对 2
 

100 个入孵企业实

证研究发现,网络孵化行为以及创业培训、资金支持等直接支持行为的效果受市场建设密度和服务专业

化程度影响。 王是业和武常岐(2017) [18]对 2008—2010 年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研究发现,网络支持与

在孵企业的研发投入之间呈现倒
 

U
 

形关系,网络支持超过阈值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抑制作用。
可见,政策支持和平台孵化带来的资源丰裕度并不是越高越好,其效果与情景密切相关。 那么,众创

空间情境下孵化服务与创新之间关系、政策支持与孵化创新之间的关系需要得到专门的研究。 搜索既有

文献发现,现有对众创空间的研究或者单独聚焦于孵化服务,或者单独讨论政府支持,不能很好回应现实

中政策支持和孵化实践协同影响的实践。 为此,本文基于“政府—平台”整合影响框架,构建了政府支持

政策、孵化服务与入孵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分析模型,使用科技部《中国火炬统计年鉴》(2017—2023 年)
公布的 30 个省(市 / 区)众创空间发展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众创空间政策支持和平台孵化服

务对创新的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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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中国火炬统计年鉴 2017—2023》,https: / / data. cnki. net / statisticalData / index? ky = % E7% 81% AB% E7%
82%AC%E7%BB%9F%E8%AE%A1%E5%B9%B4%E9%89%B4。
数据来源:《中国火炬统计年鉴 2023》,https: / / data. cnki. net / yearBook / single? id= N202404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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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众创空间孵化服务与入孵企业创新产出

孵化组织为入驻企业 / 创客提供的相关服务就是孵化服务。 现有研究围绕着初创企业的创立和发展

展开了大量孵化服务的应然类型研究。 梳理现有文献,孵化服务分类主要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和五

分法,其中三分法最为普遍。 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三分法下的孵化服务可以分为技术、经济和社会三种

服务[21] ,或者是工具性、知识性和社会关系支持[22] ,以及网络服务、专业建设以及直接支持三种服务[20] 。
本文基于中国众创空间实践的特点,以及《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上有关数据的统计特征,借鉴黄钟仪等

(2020) [6]的做法,依据服务目的分为经济服务、网络服务以及能力服务三类。 下面按照三类服务与入孵

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开展讨论。
第一,众创空间可以聚集天使投资人、创业投资机构等,并依托其平台吸引汇集优质的创业项目,为

入孵企业提供融资和对接配套资源服务,即经济服务。 经济服务可以促进入孵企业创新。 首先,众创空

间通过投资路演、创业沙龙、导师见面会等活动,为入孵企业引入风险资金或者外部投资者,提高入孵企

业获得低成本资金的机会,降低企业创新发展成本,能有效缓解甚至根本解决入孵企业或创客启动资金

和运营创新资金不足的问题[23] 。 其次,众创平台还利用其丰富的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技能,帮助入孵企

业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资金[24] ,提高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提升其创新创业产出效果。 此外,投资路演、导
师见面会等便利化获得低成本资金的路径也营造出一种追求创新、容忍失败的氛围,催生一大批敢于创

新并付诸行动的创新项目[15] 。
第二,众创平台利用其平台优势帮助入孵企业与相关利益方建立关系网络、积累社会资本,以提升其

合法性、扩展资源来源渠道、获得商业机会,即网络服务[25] 。 众创平台的网络服务能够促进入孵企业创

新。 首先,在网络服务中,众创空间通过举办区域性、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创新创业活动,为入孵企业提

供更多的渠道与机会,为其他入孵企业以及相关机构(政府、高校、协会等)搭建网络,开展互动交流和知

识共享[16][26] ,帮助入孵企业及时了解和接触到行业中的最新技术和研发动态,从而促进入孵企业的创新

创造活动的开展和创新产出的提升。 例如,通过与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合作,企业可以进一步加强其研发

能力,实现从基础研究到产品开发的快速转化。 其次,优质的网络服务还可以降低组织间信息不对称,减
少机会主义风险[27] ,增加入孵企业间的互动和信任[28] ,促进高质量信息和隐性知识的交流,从而有利于

入孵企业的创新。 最后,知名创业导师的参与,不仅可以强化入孵企业间的网络链接,显著提升企业或创

业者的网络构建能力,而且能够引导资金持有者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创业者的创新想法中,有效消除创新

转化过程中的障碍[16] ,从而促进入孵企业的创新。
第三,众创空间发挥其平台集聚功能,利用丰富的人脉资源,经常邀请知名企业家、投资专家、行业专

家等,为入孵企业 / 创客开展有针对性的创新创业辅导和能力提升服务,即能力服务。 众创平台的能力服

务能够促进入孵企业的创新。 首先,创新创业指导能帮助入孵企业 / 创客更好地应对因经验不足引发的

问题,减少因经验不足带来的创新创业失败[29] ,从而减少创新基金的挤占和增加创新投入的积累,帮助

创业者更加专注于创新。 例如,众创空间提供的创业战略规划与商业模式设计培训等能力服务,可为创

客带来广泛而丰富的市场信息和商业视野,从而提高其创新创业成功率[15] 。 此类软技能培训有助于团

队建设和领导力发展,在内部协作顺畅、目标明确的团队中,新的想法更容易被提出并得到有效实施[30] 。
其次,众创空间能力服务可以帮助入孵企业接触多样化的外部技术,从而扩大企业内部的知识基础[31] ,
扩大企业的知识搜索范围,提高发现新机会的概率[32] ,进而促进创新。 最后,众创空间能力服务还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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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家的自我效能感和创业动机产生积极影响。 创业导师的指导、建议和角色榜样能有效促进创客的

认知学习和情感学习,不断强化其创新创业的动机,推动创新创业的持续性和应对创新风险的意愿和坚

韧性[33] ,持续激发入孵企业的创造性需求,提升其创新能力[17]
 

,从而提升创新产出。
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
H1:众创空间经济服务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H2:众创空间网络服务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H3:众创空间能力服务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二)政府支持的调节作用

技术创新本身具备一定的公共产品的特性,往往会诱发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存在极大地降低企业

开展创新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抑制企业创新的动力和热情,造成企业创新投入的不足。 实现社会最

优化水平的创新活动必须依靠政府修正市场机制对研发活动的刺激失灵等问题[1] ,需要政府支持来主动

补偿企业创新活动的外部性溢出效应,帮助增加企业的创新收益,提高企业的创新动力[34] 。 在创新驱动

和“双创”战略下,政府对众创空间的支持政策贯穿众创空间孵化活动的全过程[35] ,并要求众创空间积极

开展孵化活动。 孵化活动及其效果会受到政府支持政策的影响。
首先,政府补贴作为政府提供的一种收入支持,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和绩效要求[36] 。 其重点支持对

象是具备孵化功能,能够为入孵企业提供有效投融资渠道、搭建关系网络、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其

创新能力和产出的专业化众创空间,即能够为入孵企业提供高质量经济服务、网络服务、能力服务的众创

空间。 在高水平的政府支持环境下,众创平台更倾向于开展各类精准且高效的孵化服务,以满足入孵企

业的成长需求和创新发展。 其次,高水平政府支持能够降低众创空间开展孵化活动的风险和成本[35] ,为
众创平台创造适宜的运营环境,提高众创空间开展各类孵化服务的意愿。 在孵化活动的开展中,众创空

间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然而并不能确保获得高的孵化效果。 孵化活动高成本、高风险的特征,使得部分

中小型众创空间开展孵化服务时积极性不高。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支持有助于降低孵化活动的风险和

成本,提高众创平台对开展各类高质量孵化服务的热情。 因此,政府支持力度越大,众创平台开展孵化服

务的意愿更强烈。 最后,获得高水平政府支持的众创平台向外界释放一种更可信、更优质的“积极信

号” [37][38] ,吸引资金、人才等关键创新资源向平台聚集,在平台内营造一种浓厚的创新氛围。 这也会激

励入孵企业积极参与各类孵化活动,进而提升众创平台的孵化创新效果。
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
H4:政府支持正向调节众创空间经济服务与入孵企业创新产出间关系。
H5:政府支持正向调节众创空间网络服务与入孵企业创新产出间关系。
H6:政府支持正向调节众创空间能力服务与入孵企业创新产出间关系。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政府支持

众创空间
孵化服务
经济服务

网络服务

能力服务

入孵企业
创新产业

H1

H2

H3

H4
H5

H6

图 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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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众创空间各项孵化服务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效应以及政府支持对其关系的调节效

应,分别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1. 众创空间孵化服务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影响的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众创空间各孵化服务与入孵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直接关系,从经济服务( ven)、网络服务

(net)及能力服务(edu)三个方面,分别构建如式(1)所示的研究模型,被解释变量是入孵企业创新产出

( lninno),解释变量为众创空间服务(cs),将区域众创空间规模(num)等其他可能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产

生影响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lninno = β0 + β1cs + β2num + β3cost + β4college + β5 tes + β6rd + β7 fdi + β8kf + β9rd + β10rev +

　 ∑Year + ∑State + μ0 (1)

注:众创空间服务(cs)分别为经济服务(ven)、网络服务(net)、能力服务(edu),下同。
2. 政府支持调节效应模型构建

基于政府与市场联合视角,检验政府支持( sup)对众创空间服务(cs)与入孵企业创新产出( lninno)关

系的调节作用,加入了众创空间服务与政府支持的交乘项(cs∗sup),构建如下所示的研究模型。
lninno = β0 + β1cs + β2sup + β3cs∗sup + β4num + β5cost + β6college + β7tes + β8rd + β9fdi + β10kf + β11rd +

　 β12rev + + ∑Year + ∑State + μ0 (2)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 创新产出( lninno):现有研究大多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39] 、专利申请量[40] 来衡量企业

的创新产出。 与新产品销售收入相比,专利申请成本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一定的甄别作用[40] 。 故本文

采用入孵企业及创客当年“发明专利申请量”来衡量。
解释变量。 经济服务(ven):许治等[41]根据“当年是否获得孵化基金投资”“当年是否获得风险投资”

度量众创空间的经济服务,考虑到“众创空间工位”节约了办公成本,本文以“创业企业当年获得投融资

总额” [6]与各地众创平台“提供工位数”来衡量经济服务。 网络服务(net):Amezcua 等[20]
 

根据为创业企

业提供外部社会联系的有关文本材料,使用文本分析法形成分类变量来度量网络服务。 而文本受制于各

地区报告的完整性,考虑到平台举办的创新创业活动和创新创业导师见面会是帮助入孵企业与创新创业

相关各方之间建立联结、促进创新产出的关键服务[16] ,有助于入孵企业扩展创新资源的来源渠道[25] ,因
此,本文以各地区“创新创业活动场次”与“当年创业导师数量”来衡量网络服务。 能力服务( edu):能
力服务被视为促进入孵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6] 。 本文结合调研,并根据李燕萍等[17] 和 Sansone
等[42]对能力服务的描述,以众创空间提供的“创新创业教育培训场次”“当年服务人员数量”两个指标

来衡量。
调节变量。 政府支持( sup):现有研究主要从政府的直接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等两个方面来衡

量[43] 。 本研究中的政府财政支持就是众创空间所“享受财政资金支持额”。
 

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研究,对可能影响新创企业创新的其他因素进行控制。 分别为:①众创空间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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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44](num),用各地区众创空间数量表示;②创新成本( cost),采用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表示;③教育水

平[18](college),用在校大学生数量表示;④科技支出( tes),用各省市政府财政支出中科技支出金额表示;

⑤技术外溢[45]( fdi),使用各省外商直接投资额与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⑥贸易开放度(kf),使用地区进

出口总额与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⑦研发投入( rd),使用各省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表示;⑧财政收入( rev),

使用各省市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示。

2.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众创空间有关数据采用《中国火炬统计年鉴》(2017—2023 年)公布的全国 30 个省市(除港、

澳、台和西藏外)的众创空间发展数据,其他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7—2023 年)。 同时,考虑到不

同指标的量纲不同,利用 CRITIC 权重法,消除孵化服务各指标的单位限制和数量级差异,以计算出各孵

化服务指标的综合评价水平,以比较三类孵化服务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差异。 赋权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众创空间孵化服务指标赋权表

具体指标 单位 权重

经济服务(ven)
众创空间帮助获得的投融资额 千元 0. 356

提供的工位数 个 0. 644

网络服务(net)
创新创业活动次数 场次 0. 478

创业导师人数 人 0. 522

能力服务(edu)
创新创业教育培训次数 场次 0. 635

服务人员数量 人 0. 365

为保证数据结果可靠性,我们对连续性变量进行了上下 1%的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 同

时,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借鉴 Luong 等(2017) [46] 的做法,对主要变量进行了对数处理。 样本的描述性

统计量如表 2 所示。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inno 入孵企业创新产出 210. 00 6. 67 1. 39 2. 40 9. 77

ven 经济服务 210. 00 0. 25 0. 15 0. 02 0. 69

net 网络服务 210. 00 0. 30 0. 22 0. 00 0. 88

edu 能力服务 210. 00 0. 28 0. 21 0. 00 0. 92

sup 政府支持 210. 00 10. 92 1. 29 7. 52 13. 46

num 区域众创空间规模 210. 00 246. 70 227. 70 4. 00 1
 

157. 00

cost 创新成本 210. 00 86
 

986. 00 26
 

990. 00 49
 

505. 00 212
 

476. 00

college 在校大学生数量 210. 00 101. 80 62. 52 6. 19 282. 30

tes 科技支出 210. 00 183. 40 210. 80 9. 45 1
 

169. 00

fdi 外商直接投资 210. 00 0. 02 0. 01 6. 19e-05 0. 06

kf 市场开放度 210. 00 0. 29 0. 57 0. 007
 

56 5. 93

rd 研发投入 210. 00 163
 

749. 00 190
 

191. 00 4
 

166. 00 972
 

492. 00

rev 财政收入 210. 00 3
 

316. 00 2
 

704. 00 238. 50 14
 

10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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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研究

(一)
 

相关性分析

从表 3 显示的变量间相关系数初步判断,众创空间经济服务、网络服务、能力服务与入孵企业创新产

出正相关,与假设 1、假设 2、假设 3 预期相符。 政府支持与众创空间经济服务、网络服务、能力服务正相

关,与假设
 

4、假设 5、假设 6 预期相符,初步支持了研究假设。
表 3　 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lninno ven net edu sup num cost college tes rd kf fdi rev

lninno 1. 000

ven 0. 794∗∗∗ 1. 000

net 0. 806∗∗∗ 0. 834∗∗∗ 1. 000

edu 0. 691∗∗∗ 0. 713∗∗∗ 0. 935∗∗∗ 1. 000

sup 0. 821∗∗∗ 0. 691∗∗∗ 0. 763∗∗∗ 0. 710∗∗∗ 1. 000

num 0. 678∗∗∗ 0. 728∗∗∗ 0. 918∗∗∗ 0. 873∗∗∗ 0. 622∗∗∗ 1. 000

cost 0. 467∗∗∗ 0. 549∗∗∗ 0. 257∗∗∗ 0. 056 0. 252∗∗∗ 0. 207∗∗∗ 1. 000

college 0. 607∗∗∗ 0. 450∗∗∗ 0. 658∗∗∗ 0. 667∗∗∗ 0. 519∗∗∗ 0. 673∗∗∗ -0. 069 1. 000

tes 0. 672∗∗∗ 0. 773∗∗∗ 0. 743∗∗∗ 0. 652∗∗∗ 0. 618∗∗∗ 0. 769∗∗∗ 0. 439∗∗∗ 0. 589∗∗∗ 1. 000

rd 0. 035 0. 094 0. 100 0. 086 0. 082 0. 129∗ -0. 004 0. 032 0. 124∗ 1. 000

kf 0. 002 -0. 008 0. 021 0. 040 0. 048 -0. 013 -0. 035 -0. 060 -0. 005 0. 289∗∗∗ 1. 000

fdi 0. 052 0. 100 0. 079 0. 109 0. 214∗∗∗ -0. 024 -0. 076 -0. 113 0. 043 0. 210∗∗∗ 0. 376∗∗∗ 1. 000

rev 0. 711∗∗∗ 0. 796∗∗∗ 0. 828∗∗∗ 0. 753∗∗∗ 0. 690∗∗∗ 0. 821∗∗∗ 0. 416∗∗∗ 0. 643∗∗∗ 0. 930∗∗∗ 0. 096 0. 013 0. 090 1. 000

　 　 注:∗
 

、∗∗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水平,下同。

(二)主效应检验

1. 基准回归分析

三类服务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从模型 1-1 及模型 1-2 可以看出,加入控制变量后众创空间经

济服务(ven)的系数仍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众创空间经济服务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具

有显著促进作用,假设 H1 得到验证;从模型 2-1 及模型 2-2 可以看出,加入控制变量后众创空间网络服

务(net)的系数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众创空间网络服务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

促进作用,假设 H2 得到验证;从模型 3-1 及模型 3-2 可以看出,加入控制变量后众创空间能力服务

(edu)的系数在 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众创空间能力服务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
假设 H3 得到验证。

表 4　 众创空间孵育服务与入孵企业创新产出的回归结果

变量
结果变量:lninno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2-1 模型 2-2 模型 3-1 模型 3-2

ven
2. 08∗∗∗

(3. 91)

1. 99∗∗∗

(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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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变量
结果变量:lninno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2-1 模型 2-2 模型 3-1 模型 3-2

net
2. 03∗∗∗

(2. 86)

2. 80∗∗∗

(3. 68)

edu
1. 68∗∗∗

(3. 11)

1. 47∗∗∗

(3. 13)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NO Yes

年度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5. 62∗∗∗

(63. 62)

4. 82∗∗∗

(10. 22)

5. 42∗∗∗

(34. 31)

4. 03∗∗∗

(8. 87)

5. 42∗∗∗

(29. 14)

4. 02∗∗∗

(8. 31)

N 210. 00 210. 00 210. 00 210. 00 210. 00 210. 00

R-sq 0. 59 0. 65 0. 58 0. 66 0. 58 0. 65

　 注:括号内为 t 值,_cons
 

为常数项,下同。

2.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以上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三种方式开展稳健性检验。
替换解释变量。 使用其他综合评价方法计算孵化服务指标权重,作为替代变量进行回归。 表 5 分别

报告了使用独立性权重法及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到的三种孵化服务回归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
独立性权重法计算得到的经济服务(ven-d)及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的经济服务( fven)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

的影响的系数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独立性权重法计算得到的网络服务(net-d)及主成分分

析法得到的网络服务( fnet)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影响的系数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独立性

权重法计算得到的能力服务(edu-d)及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的能力服务( fedu)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影响的

系数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了结果的稳健性。
动态面板模型。 企业创新过程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路径依赖,即过去的创新水平可能会影响现在的

创新水平。 回归模型未考虑到创新的持续性,因此,本研究将引入创新产出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构成动

态面板模型,以考察众创空间孵化服务影响入孵企业创新产出的动态持续性特征。 对于纳入解释变量后

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广义矩估计(GMM)解决。 表 6 第(1) -(3)列分别考察了众创空间经济服

务、网络服务、能力服务影响入孵企业创新产出的动态持续性特征,报告了系统 GMM 估计结果。 通过

Arellano-Bond 序列相关检验确认了模型中仅存在一阶序列相关,而不存在二阶以上序列相关。 Hansen
检验接受了工具变量外生性原假设,由此证明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系统 GMM 的估计结果是可靠的。
同时,系统 GMM 结果显示,入孵企业创新产出滞后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证实了创新效果的存在;进一

步地,经济服务、网络服务和能力服务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这些结果确认了模型

的稳健性。
倾向性匹配得分(PSM)。 尽管引入控制变量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遗漏变量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但仍然可能存在诸如互为因果等其他内生性问题。 为克服两组样本中固有差异的影响,本文采用倾向得

分匹配法来缓解样本选择偏差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分别对众创空间各项孵化服务的测度指标按中

位数分为高水平组和低水平组,将属于高水平组的众创空间视为处理组,属于低水平组的众创空间视为

控制组,以区域众创空间规模等作为匹配变量,考虑到样本容量较小,协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对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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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组样进行马氏匹配。 相比于匹配之前的样本,匹配后的样本在其主要特征上的差异性明显缩小,表

明本文的匹配很好地消除了两类样本之间的差异性。 保留匹配后样本,并考虑年份和地区固定效应进行

回归,结果见表 6(4)-(6),经济服务、网络服务和能力服务系数均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类似,表明

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替换解释变量)

变量
结果变量:lninno

(1) (2) (3) (4) (5) (6)

ven-d
1. 95∗∗∗

(4. 76)

fven
0. 25∗∗∗

(4. 74)

net-d
2. 81∗∗∗

(3. 71)

fnet
0. 62∗∗∗

(3. 73)

edu-d
1. 29∗∗∗

(3. 00)

fedu
0. 18∗∗∗

(2. 8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4. 86∗∗∗

(10. 11)

5. 09∗∗∗

(10. 42)

3. 99∗∗∗

(8. 81)

4. 81∗∗∗

(10. 56)

4. 14∗∗∗

(8. 80)

4. 53∗∗∗

(9. 78)

N 210. 00 210. 00 210. 00 210. 00 210. 00 210. 00

R-sq 0. 65 0. 65 0. 66 0. 66 0. 65 0. 65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系统 GMM 及 PSM 法)

变量
系统 GMM PSM

(1) (2) (3) (4) (5) (6)

L. lninno
0. 65∗∗∗

(4. 07)

0. 41∗∗

(2. 52)

0. 53∗∗∗

(3. 88)

ven
1. 47∗∗∗

(4. 07)

1. 81∗∗∗

(2. 89)

net
3. 52∗∗

(2. 12)

3. 06∗∗

(2. 33)

edu
2. 43∗∗∗

(3. 22)

1. 54∗∗∗

(3. 6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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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

变量
系统 GMM PSM

(1) (2) (3) (4) (5) (6)

_cons
2. 02∗∗

(2. 68)

2. 37

(1. 36)

0. 08

(0. 07)

4. 88∗∗∗

(3. 70)

3. 30∗∗∗

(4. 45)

4. 01∗∗∗

(10. 03)
AR(1) 0. 04 0. 06 0. 03

AR(2) 0. 60 0. 85 0. 32

Hansen 0. 39 0. 47 0. 84

N 180. 00 180. 00 180. 00 110. 00 129. 00 199. 00

(三)调节效应检验

基于政府干预视角,进一步考察政府支持对众创空间孵化服务与入孵企业创新产出间关系的调节作

用。 对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后,加入了政府支持与各项孵化服务变量的交乘项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7。
从模型 4-1 可以看出,众创空间经济服务与政府支持的交乘项(ven∗sup)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为

负,政府支持负向调节经济服务与入孵企业创新产出间关系,假设 H4 未能得到验证。 从模型 4-2 可以

看出,众创空间网络服务与政府支持的交乘项(net∗sup)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为负,政府支持负向调

节网络服务与入孵企业创新产出间关系,假设 H5 未能得到验证。 从模型 4-3 可以看出,众创空间能力

服务与政府支持的交乘项(edu∗sup)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假设 H6 未能得到验证。
表 7　 政府支持对众创空间服务与入孵企业创新产出关系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

变量
结果变量:lninno

模型 4-1 模型 4-2 模型 4-3

ven
10. 06∗∗

(2. 18)

net
8. 51∗∗∗

(2. 22)

edu
5. 67∗

(1. 94)

sup
0. 25∗∗

(3. 30)

0. 26∗∗∗

(3. 09)

0. 25∗∗∗

(3. 35)

ven∗sup
-0. 66∗

(-1. 82)

net∗sup
-0. 52∗

(-1. 70)

edu∗sup
-0. 39

(-1. 6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年度 Yes Yes Yes
地区 Yes Yes Yes

_cons
2. 37∗∗

(2. 71)

1. 71∗

(1. 91)

1. 86∗∗

(2. 30)
N 210. 00 210. 00 210. 00

R-sq 0. 69 0. 70 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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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直观地阐释调节效应,运用简单斜率分析法,绘制调节效应图(图 2、图 3)。 如图所示,政府支持

水平较低的被试,经济服务及网络服务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正向影响,其促进作用较大;政府支持水

平较高的被试,经济服务及网络服务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促进作用较小,表明随着

政府支持水平的提高,经济服务及网络服务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呈逐渐减弱的趋势。

低政府支持

高政府支持

低经济服务 高经济服务
经济服务

入
孵

企
业

创
新

产
出

7.5

7.0

6.5

6.0

5.5

图 2　 政府支持对经济服务与入孵企业创新产出关系的调节效应

低政府支持

高政府支持

低网络服务 高网络服务
网络服务

入
孵

企
业

创
新

产
出

8.0

7.5

7.0

6.5

6.0

5.5

图 3　 政府支持对网络服务与入孵企业创新产出关系的调节效应

五、研究结论及讨论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对众创空间各项孵化服务与入孵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效应以及政府支持对其关系的调节效

应分别进行了回归检验,部分研究假设得到了验证而部分研究假设未通过验证。 具体结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本研究假设被支持和否定情况

假设 内容 是否支持

H1 众创空间经济服务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是

H2 众创空间网络服务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是

H3 众创空间能力服务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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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内容 是否支持

H4 政府支持正向调节众创空间经济服务与入孵企业创新产出间关系 否

H5 政府支持正向调节众创空间网络服务与入孵企业创新产出间关系 否

H6 政府支持正向调节众创空间能力服务与入孵企业创新产出间关系 否

具体而言,本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的发现:
1. 众创空间的经济服务、网络服务和能力服务均能显著促进入孵企业的创新产出,假设 H1、H2、H3

均得到验证,证明了平台三种孵化服务对入孵企业创新的有效性。 同时,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网络服务

的孵化创新效果最佳,这说明网络服务对于初创企业的发展最为重要,回应了 Sá 和 Lee[47]关于新创企业

的初期绩效往往依赖于外部网络的协调的观点,说明众创空间开展针对性网络接入的孵化服务是非常重

要的[48] 。
2. 众创空间的孵化情境下,政府支持负向调节众创空间经济服务、网络服务与创新产出间的关系,随

着政府支持力度的提高,众创空间经济服务、网络服务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会被削弱。 假设

H4、H5、H6 没有得到支持。 这与假设不符,也与政策设计的期望不符,但呼应了 Blanes[49] 、Xu
 

Rong-
hua[50]等关于政府支持对企业创新效果失灵的观点。 通过进一步调研发现,造成这种负向抑制性影响的

原因可能是:获取优惠政策的攫取行为和政府支持政策的倾向效应导致了补贴的滥用或不适当分配。 第

一,制度漏洞或监管不到位问题的存在,使得众创空间有条件实施一些策略性行为来套取或骗取政府的

创新补贴资金[14] 。 比如,部分众创空间通过招聘兼职、顾问等方式聘请一些并未实际参与创新研发的

“研发导师”,或者直接采取类似虚假创新孵化投资等策略行为,释放“虚假创新信号”以获取政府补贴。
第二,政府支持政策具有倾向选择效应。 众创空间获得政府补贴支持具有一定的申请门槛,入孵企业专

利多的众创空间申请成功的可能性更大[50] ,于是一些众创空间把更多精力财力放在招纳这样的入孵企

业上,挤占了孵化服务。

(二)管理启示

本研究聚焦于孵化情境,对众创平台孵化服务实践以及政府支持政策制定具有以下管理启示:
第一,对众创平台孵化服务实践的管理启示。 就众创空间的三类孵化服务来看,网络服务和经济服务

具有更明显的促进效果。 因此,众创平台应当持续强化网络服务和经济服务,通过构建高效的资源共享平

台和扩展资源渠道,进一步促进企业间的知识交流和协同创新。 同时,众创平台需对能力服务的内容、流程

及方式进行细致地诊断分析与变革,将效能评估重点从追求活动次数、辅导人数、培训长度转移到切实加强

专家的对口度、内容的契合度以及活动的有效性方面来,从而促进众创空间从集聚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
第二,对政府支持政策制定的管理启示。 研究发现政府支持政策抑制了众创空间经济服务、网络服

务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的创新作用,对能力服务孵化效果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上述结论与前文分析认

为,应结合具体情景和实施对象调整和优化政府研发补贴策略,避免政府支持错配,并建立健全与政府研

发补贴相关的过程监管机制,积极探索和完善政府研发补贴效果的评价机制,以避免众创平台的攫取行

为,进一步提高众创平台的孵化创新效果。

(三)
 

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虽然本文在探究众创空间孵化服务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效果方面有了一些细致的发现,但研

究设计和实证分析还存在以下不足以及改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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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未考虑入孵企业特征。 本研究探讨了外部环境因素对入孵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这种影响可

能因入孵企业的不同特征而有所不同。 本文所用的二手数据并未给出入孵企业的特征,所以本研究中的

设计模型中未将入孵企业的行为特征纳入进来。 未来研究可以通过一手数据调查来深化。
第二,未考虑其他政府支持政策。 囿于数据可得性,只提供了“财政资金支持额”,并未分项列出税

收减免、融资优惠及专项补贴等不同形式政府支持,不能区分不同支持政策的效果。 未来可寻找其他数

据获取渠道,开展不同政策效果的进一步分析,以更精细化评估政府支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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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upport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is
 

context-dependent
 

and
 

related
 

to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Crowd
 

innovation
 

spa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innova-
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and
 

is
 

a
 

new
 

type
 

of
 

inno-
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ervice
 

platform
 

for
 

“mass
 

innovation”.
 

Since
 

2015,
 

the
 

regional
 

support
 

policies
 

have
 

greatly
 

supported
 

the
 

crowd
 

innovation
 

space,
 

and
 

the
 

maker
 

platform
 

has
 

also
 

actively
 

carried
 

out
 

incuba-
tion

 

services
 

for
 

incubated
 

enterprises,
 

but
 

the
 

impact
 

of
 

regional
 

support
 

policies
 

and
 

platform
 

incubation
 

serv-
ices

 

on
 

the
 

innovation
 

of
 

incubated
 

enterprises
 

has
 

not
 

been
 

empirically
 

tested.
 

Based
 

on
 

an
 

integrated
 

analysis
 

framework
 

of
 

“government-platform”
 

collabor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mpact
 

analysis
 

model
 

of
 

govern-
ment

 

support
 

policies,
 

incubation
 

services,
 

and
 

innovation
 

output
 

of
 

incubated
 

enterprises,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Torch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7—2023)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ree
 

types
 

of
 

incubation
 

services
 

provided
 

by
 

crowd
 

innovation
 

spaces,namely
 

economic
 

services,
 

network
 

services,
 

and
 

ca-
pability

 

services,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novation
 

output
 

of
 

incubated
 

enterprises,
 

with
 

network
 

services
 

having
 

the
 

best
 

effect.
 

However,
 

government
 

support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services
 

and
 

network
 

services
 

and
 

the
 

innovation
 

output
 

of
 

incubated
 

enterprises,
 

while
 

it
 

has
 

no
 

significant
 

im-
pa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ability
 

services
 

and
 

the
 

innovation
 

output
 

of
 

incubated
 

enterprises.
 

Further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reasons
 

for
 

the
 

negative
 

moderation
 

may
 

be
 

that
 

the
 

propensity
 

effect
 

of
 

government
 

support
 

policies
 

and
 

the
 

grabbing
 

behavior
 

of
 

crowd
 

innovation
 

spaces
 

in
 

obtaining
 

preferential
 

policies
 

have
 

led
 

to
 

the
 

misuse
 

or
 

inappropriate
 

allocation
 

of
 

government
 

support.
 

Keywords:regional
 

support
 

policy;
 

crowd
 

innovation
 

space
 

incubation
 

service;
 

government
 

support;
 

incu-
bated

 

enterprises;
 

innovative
 

outp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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